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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阶段的关键时期，必须将当地产业进

一步发展起来，将当地自身造血能力进一步

提升起来。如何帮助当地形成有市场竞争力

的产业？作为高校派出的驻村干部，罗晓文自

然首先想到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专业优势。

得荣县以农业为主，然而当地气候干热，

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6至7倍，普通树种难

以生长。而藏橘这一物种却能适应当地环境，

藏橘气味芳香，但味道略带酸苦，当地人喜欢

食用，外地人却不习惯。

“我家的藏橘每年产量有一万多斤，外地

人又不喜欢吃，只能自己上街一点一点卖。我

们这里本来人口就少，卖一两个月也卖不了多

少钱。”得荣县甲音村村民洛绒泽仁无奈地说。

为帮助当地村民，成都中医药大学每年在

得荣县采购大量藏橘作为福利发给教职工。然

而，罗晓文发现，12月发给老师们的藏橘，到了

次年开学，一些都还完好地放在办公室。

如此支持不是长远之计，还得另谋出路。

针对得荣县藏橘销售难、产业附加值不高等

问题，罗晓文积极与成都中医药大学相关部

门、专家对接。2024年，他协调引进80万元资

金，成功研发了藏橘香薰、藏橘姜黄植物饮

料、藏橘功能性软糖等产品。罗晓文将产品送

给相关行业人员品鉴或试用，惊艳众人，获得

大量推广。

当年10月，校县企共同签订合作协议，企

业一次性按保底价4元/斤的标准统购全县农

户的藏橘。“这一季，我们家的藏橘竟然一下

子卖了大约5万块钱，而且还不费时间。这在

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真是太好

了。”洛绒泽仁激动地说。

藏橘销售难题迎刃而解，企业在当地建

厂生产，又为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岗位，得荣

县也多了一张亮丽“名片”。

当地海拔落差大，河谷地带能种植藏橘，

而到了高海拔地带，优质的中药材川贝母能

在此生长。罗晓文向学校党委汇报助推得荣

县川贝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想法，得到采纳。

成都中医药大学派出中药材栽培专家团队，

支持得荣县川贝母和中藏药产业发展，建成

了一个州级产业园区、一个国家级科技小院。

浪中村村民格桑给记者算了一笔“致富

账”：他家将 8亩地流转给川贝母种植基地，每

亩每年能拿到 800元的流转费；农忙时节，基

地用工首先考虑当地村民，工钱 120元一天；

企业还以120元一方的价格收购村民家的有机

肥；再加上年底的分红，几项收入加起来相当

可观。“以前我们只种青稞、土豆，和现在的收

入简直天差地别。”格桑言语间满是感恩之情。

藏橘、川贝母产业发展这两件事的落实

落地，让罗晓文很开心。他高兴地说：“我和队

友们的努力付出，终于开花结果了。我们帮扶

干部为当地老百姓办了好事、实事，没有辜负

组织的信任和自己的青春。”

每当晨雾笼罩着这片被我看作“第

二故乡”的土地，我总会想起塔拉·韦斯

特弗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8年前，

我拖着行李箱在村巷徘徊，还不知道这

片异乡土地将给予我怎样的洗礼。这本

讲述一个女孩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故事

的书，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在教育之

路上的挣扎与转变——先成为自己的

山，才能有力量追寻心中的海。

2017年9月，当我第一次走进这所

乡镇小学时，雨水将教学楼工地四周的

黄土冲到道路上，浸泡成一片泥潭，精心

准备的教案在泥泞中显得如此苍白。老

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农村就是这样，习

惯就好。”那一刻，我意识到教育者的第

一课不是如何教别人，而是如何在陌生

的土地上安放自己。

报名日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老人

们用浓重的方言询问事项，我只能尴尬

地微笑点头，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放学

后，我常常独自走在路上，听着远处传来

的方言对话，像在听一首陌生的歌谣。我

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当地方言，在村头巷

口听老人们讲往事，在篮球架旁看孩子

们嬉戏。半年后的某天，当我用方言与学

生们交流时，孩子们惊喜的眼神让我明

白，“那个外来的体育老师”正在变成“我

们的老陈”。这种身份的转变，不是妥协，

而是扎根。我告别了天真的自己，在这片

土地上找到了更真实的模样。

掌握方言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

课堂。在这里，体育课是“副科”中的“副

科”。标准化的体育器材配备不全，我开始

探索这片土地馈赠的另一种可能——废

弃的轮胎滚动出欢笑的轨迹，宽阔的麦地

拓展着成长的广度。我清楚地记得，当孩

子们第一次用自制的跳高器材打破纪录

时，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让我懂得：教育

最动人的时刻，往往诞生在条件的局限

处。这让我理解塔拉所说的“教育是自我

创造”，被城市淘汰的教学方法，在这里焕

发出原始的生命力。

异乡的夜晚格外漫长，我开始在日

记中与自己对话，在专业书籍中寻找共

鸣，将孤独转化为思考的深度。特别是听

着城里同行谈论课题申报、读书写作、论

文发表时，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恐慌如潮

水般涌来。但回到学校，看到孩子们在简

陋场地上奔跑的身影时，我重新找到了

自己的价值坐标。我开始明白，真正的教

育不在论文里，而在这些鲜活的生命中。

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反思，我发现了

体育教育在农村的特殊价值——它不仅

是强身健体，更能培养规则意识、团队精

神和抗挫折能力。这些品质，正是农村孩

子面对未来最需要的“行囊”。我开始尝

试将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用运动

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建立自信。这个过程

也治愈了我自己，让我看到平凡岗位上

的非凡意义。

站在操场边，8年的教育时光在眼

前流转。身处异乡的教学经历，不是职业

地图上的绕行路线，而是专业生命的必

经之路。那些孤独、挣扎与坚持，都在塑

造着一个更坚韧、更真实的我。真正的专

业成长不是外在荣誉的累积，而是内在

力量的生成；不是环境的适应，而是自我

的确立。

回首这段成长过程，从乡镇小学的

体育教师，到尝试跨学科教学的探索者；

从担任学校管理干部，到教育机关的锻

炼；最终又回到农村教育一线，我看似曲

折的职业轨迹，恰似塔拉在书中描述的

“不断翻越自己认知边界”的过程。每一

次身份的转换，都是对“自己的山”的重

新定义；每一次回归，都是对“心中的海”

的更深理解。所谓“自己的山”，就是在任

何岗位都能保持教育初心；所谓“心中的

海”，就是对教育本质的不懈追寻。就像

书中最动人的那句话：“教育应该是思想

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这

就是为什么，我最终选择回到这里，回到

教育生涯开始的地方。

在教育的路上，我们既是“塔拉”，也

是她的老师。我的山已在一次次的攀登

中愈加坚实；而我的海，正在追寻的路

上，在每一个教育现场的浪花里荡漾。

先成为自己的山
再去找心中的海
■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孝义镇中心小学

陈常禄

用学习的心态
办实在的好事

近日，经过9个小时的路程，成都中医药大学党政办公室副主任罗晓文从得荣县回

到成都。还没来得及与家人欢聚，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学校药学院教授王光志，沟通得荣

县川贝母产业事宜。对方告诉他，已经带领学生着手开发川贝母相关保健品，争取进一

步提高得荣县川贝母的附加值。这个好消息让罗晓文很是振奋。

作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派到得荣县奔都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也是成都中医药大

学驻村工作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罗晓文身上的担子不轻。自2023年踏上得荣县这

片土地起，他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为当地谋发展、为百姓谋幸福的事业上，与驻村工作

队的同志一道，用自己的“辛苦指数”兑现着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如今，罗晓文在得荣县驻村快两年了，奔

都村党支部书记洛绒降错说：“（他）来的时候

白白净净的，现在晒得快跟我们一样黑了。”

投身基层的行动如此坚决，而决心的“种

子”其实早已埋下。2017 年 8 月，罗晓文读到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后，深受触动，

向好友吐露心声：若有机会，也想申请到祖国

的最基层，学习老百姓、服务老百姓。

此前在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时，罗晓文参

与脱贫攻坚第三方考核评估工作，在凉山、南

充等地脱贫一线的所见所感，不断叩击着他的

心弦。后来，他调到学校党政办公室，分管精准

扶贫、乡村振兴工作后，罗晓文更觉遗憾：“分

管这块工作，却从未真正深入一线。”

2023年6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启动驻村干

部轮换工作，罗晓文主动请缨，最终因为部门

人手紧缺，未能如愿。同年8月，四川省委组织

部要求省直机关和有关单位增派驻村干部。

罗晓文第二次主动请缨，希望组织能给予他

驻村帮扶的机会。这一次，学校把宝贵的机会

给了他。

罗晓文能到得荣驻村，背后是一家人的

支持。得荣县地处偏远，返家之路漫长，而罗

晓文家里有两个孩子，夫妻双方的父母中又

都有“病号”，现实困难不小。但妻子一句“你

想好了，我就支持你”，让他放下了顾虑。当家

中有事时，成都的亲戚也纷纷鼎力相助。

虽有家人全力支持，可到了基层一线开展

工作，还面临诸多难题。如何破局？“最关键的就

是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

众的先生。”罗晓文时刻提醒自己和队员们。

“基层干部群众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我

们认真学习。”罗晓文列举到：奔都村党支部

书记洛绒降错虽文化水平不高，却能凭借扎

实的群众基础，高效化解 4 个自然村间的矛

盾纠纷，让人心服口服；奔都乡党委书记妞妞

善于精准抓住工作重点，任职两年带领全乡

连续斩获全县目标考核第一；乡里推行的党

员干部“红黑榜”制度，极大激发了干部工作

积极性……

从基层干部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里，罗

晓文收获了不少启发。这些启发成为他帮扶

工作的强劲“推进器”，让一项项工作真正转

化为让老百姓受益的实际成果。

“罗晓文是副县级驻村干部，这很少见，

也很难得。他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为我们干成

了很多好事、实事，是我们奔都村的骄傲，更

是老百姓的福气。”洛绒降错的评价，道出了

村民们的心声。

两年驻村时光，罗晓文与队员们一道“拜

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

方言解读政策，用真心换取信任，用汗水推动

发展。“未来的路上，无论在乡村振兴的‘最后

一公里’，还是返回派员单位，我都将继续以

‘学生’姿态躬身实践，让党和国家政策的温

度直抵民心、温暖人心。”罗晓文说。

有一件小事令罗晓文记忆深刻。初到任

时，他与一个村民同车出行，喝完矿泉水后，

他准备下车后找垃圾桶扔掉空瓶，身旁的村

民却接过空瓶，笑呵呵地抛向窗外。看着这个

村民自然的笑容，罗晓文明白，这不是简单的

个人素质问题，而是长期形成的生活观念与

行为习惯问题。要切实提高当地老百姓的生

活质量，就要改善其生活环境，转变其生活观

念与习惯。

曾经，当地村民长期保持着人畜混居的

习惯，一楼做牲畜圈舍，二三楼住人。这样的

居住模式容易导致病毒滋生，尤其每到夏季，

苍蝇蚊虫四处飞舞，卫生状况堪忧。

从2022年下半年至今，成都中医药大学

积极响应得荣县委幸福工程“新五改（圈、厕、

厨、线、水）三建（干群和谐、邻里友善、家庭和

睦关系）”，安排117万元资金支持得荣县甲音

村、奔都村2个村实施这项惠民工程。

为将好事办好，罗晓文与工作队成员多

次深入农户家中调研，与村“两委”、农户反复

商讨，针对每一户制定个性化改造方案，力求

实现人畜分离、圈舍合规、厕所卫生、厨房整

洁、线路安全、给排水规范、饮水安全等目标。

经调研发现，当地此前虽大力推进“厕所

革命”，但有些厕所建得远，夜间特别是老弱

人员使用不便，就沦为了杂物间。为避免“改

而不用”的问题，此次改造中，工作队建议农

户将厕所修成上下两层，“贴在主屋”，并与主

屋连通，这样夜间也好用、老弱人员用起来也

方便，确保了设施“建得好、用得上”。

并且，此次改造摒弃了以往由承包商负

责修建的模式，改为由村民自建、成都中医药

大学按标准支付款项。“建自家的厕所、厨房，

还能挣工钱。”这种方式既充分调动了村民的

积极性，又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当地一名县领

导说，成都中医药大学支持得荣县“新五改三

建”工程，“一分钱用出了三分钱的效果”。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甲音村、奔都村两个

村子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和人居环

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不少周边县的乡镇，以及甘

孜州甚至云南省迪庆州的代表团专门来到村

里，考察“新五改三建”情况，学习相应经验。

生活环境改善了，如何保持成了新课题。

罗晓文深知，移风易俗还需从根本上提高村

民素质，单纯的宣传教育远远不够。

在奔都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围墙上，书写

着“共同团结奋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

生活”的标语，这是罗晓文为了团结4个自然

村的村民，与驻村工作队员、村“两委”共同

商议的结果。这些标语正是他在工作中善于

凝聚各方力量的写照。

每年，罗晓文都会邀请奔都村籍退休老

干部举行座谈会，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告诉

他们工作队上一年干了什么、接下来准备怎

么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老同志有的

是时间，我们来当‘广播’。”退休干部建新感

叹于帮扶工作给当地带来的变化，表示将尽

己所能协助工作队。

每年暑假，罗晓文还会组织村里的大学

生座谈，既代表成都中医药大学给予他们学

业支持，又结合当地发展情况与国家政策等，

为他们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引导他们树立

远大志向，同时，通过这些年轻人带动其家庭

乃至全村转变观念、移风易俗。

通过这些润物无声的举措，当地村民的

认知与习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转变，而人口

素质的提升，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

产业帮扶 利用学科优势发展藏橘、川贝母产业

移风易俗 “一分钱用出了三分钱的效果”

深入一线 学习老百姓、服务老百姓

——记成都中医药大学驻村干部罗晓文
■ 本报记者 何元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
园
丁
随
笔
】

罗晓文（右四）与县乡村干部一起开“坝坝会”。

罗晓文（右一）与驻村工作队队员一
起在田间调研灌溉情况。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罗
晓
文


